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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世界创建新的全球化” 
  

主席先生，诸位理事，各位嘉宾：我谨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荣幸地欢迎大家

出席 2010 年年会。  

我要感谢我的好友鲍勃·佐利克对世界银行的有力领导；感谢主席阿甘加和在座各位

的坚定支持；我还要感谢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和理事会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所作的努力。 

我们聚首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直面高度不确定的未来。是的，经济正在复苏——从

数据来看，全球层面的经济正在反弹。但我们都知道，这种复苏是脆弱而不均衡的—

—之所以脆弱正是因为不均衡。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进展相当好。甚至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重返经济

增长的速度都快于以往。在过去，每当爆发这种全球危机，非洲国家往往需要一年左

右才能赶上来。而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非洲国家的增长真的很快。在欧洲，大家

都知道，经济复苏是疲弱的，而美国的复苏则仍然乏力。 

尽管如此，基金组织仍然保持乐观，我们预计不会出现双底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不

存在下行风险——下行风险有很多，我想在这里简要说一下其中的四个。 

第一个风险是公共债务。在这场危机期间，债务比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在先进经济体。

我们预测，到 2014 年，先进经济体的债务比率将从危机爆发前平均占 GDP 的 75%增

至占 GDP 的 110%左右，增幅为 35 个百分点。这个增幅是很大的，我们必须考虑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 

但不要弄错了——这 35 个百分点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低增长、与救助金融部门有关的支

出，以及因经济下滑所导致的收入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直接因财政刺激措施所致。因

此，其中的教训很明显：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威胁是低增长。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从中期来看，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所有国家，特别是高债务水

平的先进经济体必须恢复其财政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必须公布计划，市场也必须相

信该计划，即政府将致力于使债务比率恢复到更可持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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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短期内意味着什么呢？短期任务不好形容，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具

体情况。有些国家的处境岌岌可危，他们别无选择——必须解决财政问题。其他国家

拥有更多的财政空间。我们所期待的是，从 2011 年起，将赤字平均削减 GDP 的 1%。

但这 1%是平均水平。它意味着，根据各国，它们的具体国情，赤字削减规模会有差

异。例如，没有人会认为，基金组织对德国的建议会和基金组织对希腊的建议相同。 

有时，我在报纸上读到，基金组织的观点有点模糊不清；基金组织并不确切知道它是

要推动增长，还是想推行财政紧缩。我们的观点是明确而一致的。从中期来看，需要

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在短期内，必须竭尽全力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由于经济复苏仍

然脆弱，所有可用财政空间都必须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实现财政可持

续的增长。 

第二个下行风险是无就业复苏。增长是好的，但是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可能是不够

的。在许多国家，要么是经济增长率没有高到足以降低失业率；要么是经济增速非常

快，但生产率水平如此之高，以致于对失业的影响会很小。 

因此，我们需要追求经济增长，但我们也需要创造就业机会。在此次危机期间，全球

经济失去了约 3000 万就业机会。不仅如此，在未来十年里，将有 4.5 亿人进入劳动力

市场。 

因此，我们面临“失落的一代”的风险。如果你失业，你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更糟。如

果你失业，你子女的教育可能会更糟。如果你失业，社会稳定可能会被削弱——这将

对民主乃至和平构成威胁。 

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尚未脱离困境。如果不能创造就业机会，那么“经济

复苏”对普通人来说意义并不大。我们需要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我们也需要创造就业

机会。 

第三个下行风险与金融部门有关。大家都知道，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的住房市场。大

家都知道，各国领导人在匹兹堡上作出了许多承诺——实际上先是在伦敦，然后是匹

兹堡，还有多伦多——承诺将防止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将修复金融部门。

我们将制定新的规则，使金融部门更加安全。 

很公平地说，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大家都知道，最近出台了所谓的“巴塞尔 III”

规则。虽然对这一重要举措的所有影响有所争议，但我认为，这些新规则制定得非常

好，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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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够。正如基金组织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监管（当然监管

是很重要的），我们还需要更好的监督。可能我们有所需的最好规则——但如果不对

其进行监督，如果不加以落实，这等于什么都没做。 

为了防止未来出现危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监督。我们还需要危机解决机制——因

为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我们未来不会再遭遇危机。在危机解决方面，仍有许多工作

要做。以目前情况看，如果在未来的两年、五年或十年后爆发危机（虽然我并不这么

预测），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还不能说我们的新的金融体系是足够安

全的，可以防止出现和我们之前刚经历的这场危机一样规模和严重的危机。 

的确，我们承诺了很多——但已经履行的承诺并不够。我们需要促进增长，我们需要

创造就业机会，但我们也需要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 

我来谈谈第四个风险，即对合作的承诺正在消失。在危机期间，合作非常重要。正是

因为所有国家一道努力，我们才避免了像“大萧条”那么大的危机。两年前，在雷曼

公司倒闭后，你们中的很多人也许预测将发生“大萧条”那么大的危机。但我们完全

避免了这种危机，因为各国和各国领导人能够以合作的方式一道努力，实施正确的政

策回应危机。 

目前，对国际合作的这种承诺尚未消失，仍存在合作势头，但已经不如以往那么强。

可以理解，在危机已经结束的想法下（这显然是错误的想法，但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的），各国回过头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再那么关注国际合作。但这实际上会给明天

带来问题。 

我听到周围流传着货币战争的说法。虽然“货币战争”这个词可能说得太重了，但确

实有再次把货币用作武器的想法。历史已经表明，这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导致非常

糟糕的情况。全球问题是无法用国内办法来解决的。 

可以理解，一些面对大量资本流入的国家想抵制这种波动，抵制这种不稳定、甚至可

能是泡沫的来源。所以，我并不责怪那些以一蹴而就的方式限制资本流入影响的国家。

但那不是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的是在货币方面和国际货币体系领域开展更

多合作。 

过去两年里，我们基金组织试图变革国际货币体系，而不是零敲碎打——我认为变革

更为重要——我们设立了灵活信贷额度，最近又建立了预防性信贷额度，力图帮助各

国避免积累储备，从而避免造成更多失衡。 

目前我们正在提议进行一个新的分析，即溢出效应报告。该报告将更好地分析一国实

施的政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通过这个办法，我们能了解不同经济体之间比过去

大得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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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 20 国集团的相互评估规划准备分析材料，我们正在努力展示合作是一个双赢的

过程。我们想表明，只要实施正确的政策，每个人的境况都会改善。五年内全球经济

增长提高 2.5%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挽救或创造 3000 万工作岗位，使 3000 多万人

摆脱贫困。 

所有这些都来自双赢的合作过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担心，随着全球增

长的好转，人们对“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合作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失去热

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更多关于系统稳定的倡议。 

所以，我们无疑需要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就业、改革金融部门，但我们也需要

开展合作。 

这就够了吗？这也许是我们为走出危机所需采取行动的重要内容。但在我们脱离险境

后，有这些就够了吗？恐怕不够。我们面对更大的变化，危机后的增长模式不再同过

去一样了。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哪些变化？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两个世纪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即将结束，它带来了

人类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些国家（它们不一定很大）拥有独占技术，有

力量主导世界——即使这些国家不是很大。欧洲国家，然后是美国，曾经且目前仍处

于这种状况。 

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纪里，不曾出现这种情况。过去，衡量一国实力的主要是它的人口

数量，因为技术对每个国家来说几乎是一样的。而过去两个世纪里不是这样的。现在

我们又回到几乎每个国家都能获得技术的时代。 

这种变化不会是在一天完成的，它需要十年或二十年时间。但在这二十年之后，我们

将会回归——在人类历史上这一非常特殊的时期之后——回到过去的规律，即大国会

比小国更强。 

这对我们的增长模式有很多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新的增长源，包括绿色增

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多地思考在私人增长部分与公共增长部分之间的增长结构

再平衡。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实现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再平衡。这意味着，我们

需要增强合作与治理。在治理这个问题上，我最后想多讲几句。 

如大家已经了解的，在基金组织，我们正在对治理进行检查。这是必要的。如果多边

机构是有益的——事实上它们也必须是有益的——那么，它们还应当具有合法性。为

了具有合法性，它们需要反映我刚才说的这些变化。也就是说，未来的力量平衡关系

将与我们现在的力量平衡关系有所不同。 



5 
 

 

我们正在改变我们自己的力量平衡关系，这体现在基金组织份额和席位的变化上。与

此同时，责任也将发生变化。如果一国有更大的份额、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责任，

那么同时它在作决定时必须不仅考虑本国经济还要考虑全球经济。你越是处在核心，

你就越要对所有人负责。所以，目前仍处在国际体系边缘、想要走到国际体系中央、

希望这能体现在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份额和席位的国家，也必须对全球经济的稳定负起

更多责任。 

我们正就这一领域开展工作。我们尚未完全达到目标。成员国的讨论非常激烈，这已

不是什么秘密。我认为，我们很有机会在今后几周内结束份额检查并解决席位问题。

如果这一工作完成——这一工作也必须完成——那么我们在明年年初时将拥有一个完

全具有合法性的机构。我很高兴大家承认基金组织在危机期间证明了其相关性。目前，

基金组织需要证明其合法性。在实现了这一点后，我想我们将拥有一个新的机构，它

将为新的世界创建新的全球化。 

这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为此，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如果我们想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恢复信心，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如果我们想让人们重新获得工作，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如果我们想让子孙后代有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道努力。 

我们显然应该通过这次年会开展这些工作。 

谢谢各位。 

 


